察哈尔蒙古研究新作

                  ——读《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

                                  贺 灵
清初的新疆（当时仍称西域），南部和北部均为叛乱所威胁。三个多世纪以前便在北疆地区游牧的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出于种种目的，发动武装叛乱，妄图脱离清中央政府的管辖，叛乱活动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时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南部新疆则有和卓后裔不甘心祖辈在南疆权势地位的失去，在浩罕、英国殖民者的唆使下，频频在此制造叛乱，以图恢复祖辈往日的权势地位，严重威胁着新疆地区的安定。而且，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为富具扩张野心的沙俄提供了步步吞并我国领土的可乘之机，威胁着我国西部疆界的安全；而大小和卓的叛乱，还为英国和浩罕殖民者插手新疆事务提供了机会，以图进一步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权益。清政府充分意识到国内外形势的严重性，出于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各族人民安定的目的，自康熙始多次用兵新疆，至乾隆二十年（1755）和二十四年（1759）分别戡定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叛乱。至此，新疆天山南北重归统一。接着，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两路以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准噶尔叛乱被平定，其族民游牧之伊犁地区“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见《啸亭杂录》卷3）。清政府遂决定自内地调遣各族军民安置于此，屯垦（或游牧）戍边，既固边防，又补准噶尔留下的空白。终使蒙古察哈尔部与锡伯、满、汉、达斡尔及额鲁特蒙古，或挈眷或只官兵先后被调遣至新疆，其中察哈尔、锡伯、达斡尔、部分满族官兵及眷属分别安置于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及伊犁地区，前后组成了曾在清代新疆建立卓著功勋的“伊犁四营”（察哈尔营、额鲁特营、锡伯营和索伦营）。察哈尔蒙古军民与其他各族军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历史性地走到了一起。

迁徙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军民是从多伦诺尔、凉州、庄浪等地调遣的。230多年来，察哈尔蒙古人民为保卫和建设边疆、维护新疆地区稳定作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随着我国民族研究的深入，察哈尔蒙古在新疆的历史与文化逐步为研究人员所重视，但一直没有系统、全面的著作问世，其原因一方面受研究人员的限制，另一方面缺乏一定的史料。近十年来，有关蒙古历史、文化的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使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一部代表研究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较高水平的专著——《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出版发行。本书由加·奥其尔巴特和吐娜夫妇撰著，23万字，内容分十四章。第一章,  察哈尔蒙古源流。作者为理顺“察哈尔”名称的由来，运用诸多古籍文献，侧重对蒙元时期的“中央万户”作了深入研究，旁征博引，用考据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察哈尔由达延汗时期其护卫军——“中央察哈尔万户”沿袭而来；而其前身，“既不是部族的名称，也不是蒙古语名词，而是中亚强兵劲旅之名, 它借入蒙古后，约在北元时期起，特指蒙古的特殊军旅——大汗的中央万户。这支中央万户的起源或前身，可追溯至蒙元时代的蒙古历届大汗的护卫军”。可见，察哈尔是蒙古诸部中自古表现“强悍”的“有着勇敢、英武坚韧的英雄美名和传统”的部分，证明了这部分蒙古人之所以仍被清政府视作“劲旅”的历史事实。接着探讨了达延罕统一蒙古以后察哈尔蒙古的兴衰史。第二章，较系统地介绍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平定准噶尔过程中，借调察哈尔官兵参战，在战争中，察哈尔官兵首当其冲，英勇顽强，为维护祖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光辉历史。第三、四章，叙述了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伊犁察哈尔营的建立。察哈尔蒙古自古英勇善战、顽强不拔，又在平定准噶尔的历次战役中表现不凡，使其成为清廷向西调遣的首选对象。作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察哈尔军民这次被调遣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西迁经过、西迁人数、安置过程等。西迁后组成的察哈尔营作为伊犁四营之一，其八旗内部结构、组织形式等，大致与其他三营相同。但是，察哈尔蒙古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则有自己的特点。作者运用充足的史料，对上述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

西迁后的察哈尔蒙古军民，在今博尔塔拉地区落营，分别同索伦营、锡伯营和额鲁特营遥相呼应，自北向南并隔伊犁河成为我国西部边界的忠实守卫者和建设者之一。他们驻守台站，守卫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游牧边界，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维护内部安定, 举凡参加平定张格尔、七和卓、倭里罕之乱，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的战役，抵御沙俄侵略者，付出了民族的牺牲。本书第五、六、七章分别阐述了上述内容。伊犁被收复，接着新疆建省，在伊犁农民战争中被破坏的伊犁四营制度得到恢复。但是，这时的察哈尔营情况与伊犁其他三营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八旗的各项功能大为削弱。辛亥革命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伊犁八旗制度寿终正寝，察哈尔营官兵解甲归牧、归田。在杨增新、盛世才统治时期，察哈尔人民处于被压迫、剥削的境地。新疆三区革命开始，察哈尔群众积极投入革命，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一次作出了民族牺牲。本书以上述内容作为第八、九章，基本结束了历史部分的叙述和探讨。第十至第十四章，分别叙述和探讨了察哈尔蒙古的民族关系、新中国建立初期察哈尔人民的新生活、宗教与文化、风俗习惯、重要历史人物等。

《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系一部全面了解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文化的学术专著。虽然某些历史问题因资料所限未能深入探讨，然而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察哈尔历史、文化基本得到阐述，仍不失为一部系统性和全面性兼具的著作。

学术研究与史料之间的关系，往往被喻为“巧妇”与“米面”的关系。本书之所以达到现在这个水平，完全是立足于丰富资料之上的结果。查本书运用的资料，既有古籍文献，也有档案材料，也有口碑资料等，就是这些资料帮助作者展现了察哈尔蒙古数百年的历史与文化，构筑了作者的学术观点，释解了诸多历史疑难问题。在这些资料中，清代满文档案尤其值得一提。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特别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不仅丰富了书稿的内容，而且书稿质量也大有提高”。作者提到的资料于1994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40万字。书中收录了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满文档案摘译的新疆察哈尔蒙古资料，多为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内容涉及察哈尔蒙古西迁的决策过程、政策措施，西迁经过及安置情况，察哈尔营行政管理体制，生产、生活状况，民族关系，察哈尔营屯牧戍边的贡献，察哈尔营各级官吏情况等，均系第一手资料，其详细程度，《清实录》也不能相比。《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的清代部分，可谓充分利用了本资料，如果本书没有该资料做支撑，则其清代部分是无法展开叙述的。从此可以看出，清代满文档案是清代新疆史地研究方面未开发的重要史料领域，必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适时地得以利用满文档案的有关资料，实在是一件幸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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